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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华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社会批评家。我们无法用

一个词来完全定义刘建华，他曾以瓷成名，但很快把更多的材料纳入自己的创作范围。

刘建华的作品总是在变，“变”成为唯一不变的主题，他是一个“骨子里不安分的人”。

从小到大，刘建华在吉安、景德镇、昆明、上海四个城市都生活过，在他的眼中，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我对每个城市都没有排斥，我能看到城市里比较正面

的东西：吉安市很灵气、自由；昆明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上海留下了近现代文化的气息，

我能看到城市的核心价值，这跟我的心态也有关系，所以我活得不累。”

“安静”的刘建华

2012 年 7 月 26 日至 9 月 1 日，刘建华、海波双个展在佩斯北京展出，这是刘建

华继在北京公社举办的个展“无题”、“地平线”之后的又一次展览，展出了他近期创

作的两组作品：《一线之隔》和《优雅与危险，置于你视觉中的体验》。自 2008 年起，

刘建华的创作从社会学意义的探寻，转为一种关于“安静美学”概念的思考，并在这个

独特的美学方向上不断追索。

“这个展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空间上的变化，因为双个展，空间被一分为二，参

展观众首先进入大的空间，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小的空间。”刘建华说，小空间中展出了《优

雅与危险，置于你视觉中的体验》，用铁丝做的类似竹林的感觉，铁丝在日常生活中是

非常常见的，可能会让人跟工业、力量、暴力联系起来，“通过悬在空间让观众产生既

熟悉又陌生的体验。”

外面的作品是《一线之隔》，在类似宋代青釉的盘子上画了一条延续的线，围在方

盒子外面。“我住在上海，作品是在景德镇做的，所以坯体干后就要去景德镇画一批，

是手工用青花画的一条线。大家感觉都一样，其实其中有一些细微、细腻的变化，这可

能跟当时的情绪、感觉有关，外面的东西跟里面的东西反差比较大，很多朋友觉得特别

安静、单纯。”

这两组作品一个单纯，一个压抑，“我觉得两组作品跟线条是有关联的，但线条仅

是一个语言、词汇，我是希望大家进入到这样一个空间通过视觉、通过空间的压迫感自

己去体验一下这个物体给自身的一种感受。”

这是刘建华“安静美学”的又一次试验、探索，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是一直延续起

来的，而是从另外一种“极端”中演变过来的，这就不得不提他在 2008 年创作的《出

口货物转运》。

“当时的背景、想法是想表达当下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质检的不平等对话机制，主要

基于发达国家将一些工业、科技等垃圾，通过一定渠道运到中国，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广东、

顺德、佛山等一带。当然这本身已有产业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资源，发达国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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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Kiev Biennale/ 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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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成本非常高，但在中国因为资金、专业、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少数回收，其余通过

人工去处理，掩埋、焚烧，希望通过这个点切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对等的

关系，这其中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因素。”刘建华说。

这个想法其实刘建华一直就有，但苦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外滩三号的邀请成

为促成这个方案的契机。外滩本身具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文化的背景，在新中国

时期，外滩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高端消费的样板，高端品牌店、餐厅、奢侈品牌林立，在

刘建华看来，外滩就成为实施这个方案的最佳地点。

最终整个外滩三号空间被改造成一个垃圾周转站，中间的中庭全部用有机玻璃密封

起来，里面有 10 吨的洋垃圾、机器，墙上是刘建华搜集的关于垃圾的各类文献和中外

媒体对展览的报道和观点。“发达国家垃圾通过地下方式运到中国，中国再自我消化，

由于能力的原因对环境污染很厉害，我希望借助于艺术方式把他转换成另一种商品，再

卖回到西方。”“我当时觉得如果有藏家收藏必须是西方的藏家”，展览后，有几件作

品被西方藏家收藏，后来还有机会参加了香港苏富比拍卖。

在此之前，有批评家说中国的艺术家还没有达到对社会政治学范畴的关注，后来看

到刘建华的《漂浮的物体》、《义乌调查》、《出口货物转运》等作品，觉得现在中国

艺术家有开始关注有关社会政治学的问题。

但就当人们给刘建华贴上“关注社会政治学的艺术家”标签时，他自己却悄然转向。

刘建华在做完《出口货物转运》后，觉得这种创作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之后很多艺术家

也在利用摄影等其他方式进行类似的创作，当时他也开始反思艺术家的位置、语言，后

来开始把“故事、叙述性的东西慢慢抽离掉，作品的语言尽量能够浓缩，尽量能够单纯”，

慢慢地形成现在的“安静美学”。

从工艺美术大师到艺术家

现在刘建华已经成为有名的艺术家，其实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是一位杰出的工艺

美术家。出生于 1962 年的刘建华，本姓谢，名建华，属于“过渡期”的一代，他们没

经历过上山下乡，但时代又让他们了解到了其中的残酷。“画画是一技之长，拥有一技

之长就可避免上山下乡”，由这个单纯的想法出发刘建华开始学画，其父托战友找到一

位文化馆的老师来教，在当时学习的三个小孩中，刘建华画得最好。

也正因为此，刘建华被建议去景德镇舅舅（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专业是雕塑）

那学习画画。在 1975 年 7 月，刘建华一个人搭便车来到景德镇，当时他 12 岁。“景

德镇最初学画的那一年，方法不对，大人每天把我关在家里画画，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画画，

没有氛围，我一度没太大兴趣了，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那时候至少心里，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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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画画还是很感兴趣。”在此期间，他接受舅舅刘远长的严格训练，也从此跟舅舅

改姓刘。

时间来到了 1977 年，当时刘建华 14 岁，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厂工作 , 开始他长达 8

年的陶瓷工艺科班最传统和全面的训练，“这段时间我基本掌握了陶瓷工艺的流程和技

巧”。19岁的刘建华就以传统人物雕塑《霓裳羽衣舞》获得景德镇当地陶瓷美术最高奖项—

“百花奖”和“国家轻功部工艺美术评比一等奖”。

虽然在陶瓷工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不能满足刘建华内心的饥饿感。“1978

年有一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罗丹艺术论》，它使我对雕塑的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做学徒时学的是传统雕塑，跟罗丹的雕塑在语言、空间以及立体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02>  Real Life Stories / 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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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年幼的刘建华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刘建华有机会去景德镇雕塑系进修，“虽然进修只有两个月，跟那些大学生

的接触，我当时很小，十七、八岁，他们特别鼓励我去读大学”。

在经过了三年高考尝试后，1985 年刘建华考上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雕塑系，得知

消息后，他就将所有做陶的工具都转送给了其他工人，那时候的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也不

会再接触这种材料了。上大学期间正值 85 新潮，“中间也看了一些书，只是我自己周

围没有这个环境，心理上对八五新潮其实都一直挺关注的。” 

1989 年，刘建华大学毕业后本想留校，但当时正处于恋爱中，女友（现在的老婆）

不能留校，最后他决定随女友到了昆明，就职于昆明云南艺术学院。当时昆明有一个西

南艺术群体，成员包括毛旭辉、叶永青、张晓刚等，他经常与李季、唐志冈等探讨艺术

创作、未来发展、展览策划等一些问题，“所以我到了昆明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持续

的创作状态。”此时，刘建华基本上完成了从工艺美术大师到艺术家的转型。

“变”与“不变”中的刘建华

刘建华骨子里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我的艺术历程中分为好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

其实就是我强调的‘变化’”。有的艺术家在某个方向上坚持一辈子，但刘建华不是，“可

03>  Pace Beijing / 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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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别人回头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发现的是一个比较长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中我强调

一种变化，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对艺术的态度。”

从 1989 年大学毕业后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到 1993 年，“那个时候做创作其实并

不会想太多，很多是一种个人内在气质的自然体现，创作的更多是一些抽象的作品”，

创作了《生命系列》、《自然系列 - 绿色生命》等“生命流”作品。

自 1993 年下半年，刘建华开始用现成品和玻璃钢等其他材料来创作。其实彩塑是

他的一项长期计划，从《隐秘》、《不协调》也开始脱离了以前纯粹抽象的形式手法。

但是《隐秘》和《不协调》，只是形式上写实，“实际所呈现的意义上的东西却是抽象的，

它没有办法去具体化，只能是处于那个时代人们的感受。”

1998 年底，他开始创作旗袍系列，采用陶瓷这种材料，从 1998 年到 2003 年，

刘建华更多地通过瓷来进行创作，作品有《隐秘》、《不协调》、《迷恋的记忆》、《嬉

戏》、《日常易碎》等，很多人把瓷作为刘建华的一个符号。之所以选择陶瓷，首先是

因为他在陶瓷上从小浸染了十几年，非常熟悉；其次，“我也是希望用这种工艺美术的

材料介入到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当中。”

其实，在陶瓷之外，他也不断采用其他各种媒材，试图打破人们对他的既定印象，

2000 年的观念影像《今天，我们在哪里》、2004 年参加“快递展”的行为艺术《捐助》

和装置作品《可以延续的梯形风景》即是如此。

2007 年做《梦想》成为刘建华在创作材料态度上的一个转折。这件作品是根据航

天飞机的造型来创作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投影，一部分是砸碎的瓷器所组合成的航

天飞机的残骸。当时航天飞机给人的是一种梦想、一种希望。刘建华希望向观众传达的

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需要客观来看待它。“这件作品我脱离了对陶瓷运用的局

限性，并不保存陶瓷的完整性，纯粹的把它当作一种材料来体现，只能看到材料的纯粹

性和易碎感。”

虽然刘建华的创作和关注点在不断变化，但从某种程度上，刘建华这些年来又没有

变，“我觉得最初的作品也与社会批评有关系的，只是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心理的变化。

发展到现在，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有两个线索：一是隐秘内在个人心理活动 ; 一是有关

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读。我的作品都是可以归类到这两条线索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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